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工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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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独家连载

一波未平一波起
三世工会三世情 （上）

“自从班子进了工会， 我们
都从 ‘正宫 （工）’ 变成了 ‘妇
（副） 联’。”

———宣怀民的玩笑

他们在南川重工慰问困难职
工完毕 ， 送走了风过庭一行之
后， 宣怀民回到办公室， 心情颇
为愉快。 两天来， 他们工会的工
作受到了省委书记的高度肯定，
风过庭对他本人也多有褒奖。 省
总工会也替他说了不少好话， 并
就他的工作安排问题与市委书记
齐望兴非正式交换了意见。 齐望
兴表示， 如果宣怀民干得好， 明
年换届时安排进人大班子也不是
不可以。

这是个让他高兴的消息。 也
是省总工会希望的结果。 中央党
的群团工作会议之后， 朔方省决
定市级工会主席都要 “进班子”。
但各地在实践中， 大部分采取的
是 “班子进工会” 的模式———也
就是安排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政
协副主席兼任总工会主席。 这样
一来， 那些原来当得好好的工会
主席， 在 “班子” 进来以后反而
变成常务副主席了。 西州、 北梁
等市那几个工会主席一时颇有些
抱怨微词， 说不改革还好， 改革
之后他们反倒从 “正宫 （工 ）”

变成了 “妇 （副） 联”。
起初南川市本来也是准备采

用 “班子进工会” 模式， 只是在
运作过程中出了点意外。 市人大
开会时， 屯安县委书记卫步青被
补选为副主任， 并准备兼任市总
工会主席。 谁知道他椅子还没有
坐热， 中央来了新精神， 在贫困
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 在
全面脱贫之前一律不得提拔调
动。 这一来卫步青只好又返回到
屯安县， 继续当县委书记。

这么一来， 工会这边也没有
了合适人选， 市里就让宣怀民继
续担任工会主席。 因为闹了这么
一出儿， 宣怀民目前还没有成为
“妇联”的一员，而且成为唯一有
望进班子的“正宫”种子选手。

在回来的路上， 省总工会常
务 副 主 席 呼 维 民 与 宣 怀 民 同
行 ， 他对宣怀民说 ： “抓住有
利时机， 争取更大进步。” 宣怀
民笑了 ， 对呼维民说 ： “算了
吧！ 这么大年纪， 还进步个啥。”
呼维民说： “现在全省就剩下你
一个正职工会主席了。 你一定要
干出个样子来， 这不仅是给你争
位子， 也是在给朔方省总工会争
面子。”

宣怀民的身上一下子担起了
为工会组织争光的重任， 一时间
还有些不太适应。 他说： “卫步
青离开以后， 惦记这位置的人多
着呢， 比如市财政局长胡秋高，
就两眼放光， 志在必得。 你看前

几天送温暖资金被人克扣之后，
他那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呼维民说： “既然已经走到
这一步了 ， 以后你还是要多操
心。 人努力， 天帮忙。 你不主动
努力， 天都没有办法帮你。”

宣怀民开玩笑说： “这可不
像您的一贯风格。”

呼维民说： “从现在开始，
到明年这个时候， 对你是关键时
期。 你的年龄刚好赶上， 七上八
下， 你懂的。”

宣怀民明白， 到明年人大换
届， 他的年龄刚好在提名线上，
如果能进入人大班子， 就还能接
着再干三年， 如果进不去， 就只
能等一年后退二线了。

呼维民说： “所以说， 这一
年你既要稳住局面， 又要打开局
面。 在新的形势下， 工会面临着
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你要注意
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抓出几项亮
点工作来， 到时候省总也好帮你
说话。”

宣怀民就说： “随缘吧， 其
实我心里挺想早点退休。 干了一
辈子， 现在快到点了， 我不想当
石匠干硬活了， 只想当好一个泥
瓦匠， 把这一摊子抹平， 不要出
事、 鼓包。”

呼维民说： “在岗一分钟、
尽职六十秒， 小车不倒只管推。
我们是党的干部 ， 只要还干一
天， 就要好好干。”

（连载10）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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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姑娘 ” 的真名叫田
甜， 这个外号的由来还有一段小
插曲呢！

事情要从今年春天说起。 一
天上班 ， 班长兴冲冲地跟我们
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
们班要进新人啦！ 等会儿我到部
门主任那里打听情况， 希望人事
科能分给咱们一个小伙子 ， 毕
竟， 像扳阀门、 筛水泥、 码样品
这样的体力活儿还是小伙子干比
较好。” 我们点头说是。 谁知过
了一会儿班长回来了 ， 失望地
说： “人事科分来的新人是个女
孩子。” 朱大姐插嘴道： “现在
的女孩子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 班长的表情更凝重了。

几天后，我们正在开班前会，
部门主任领着一个穿吊带连衣
裙、 纤瘦白净的女孩走进来：“我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田甜，华
东电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打
量着她的披肩长发、 精致妆容和
涂着蔻丹的指甲， 心想打扮得这
么讲究， 能受得了工厂的环境和
整天穿工作服、劳保鞋吗？

班长安排我带新人熟悉环
境 。 我带她去劳保库领个人用
品。 路上， 我跟她说： “以后，
早晨一到班里就换上工作服、 劳
保鞋， 头发不能披散着， 得盘起
来塞进安全帽里， 耳环、 项链和
戒指上班时最好不要戴 。 ” 她
“嗯” 了一声。

接下来， 我拟好 《新员工培
训方案》 跟大家讨论修改， 然后
带田甜到现场熟悉设备 。 有一
天 ， 我给田甜出 《安全技术问
答》 试卷时有道题拿不准， 去问
朱大姐。 朱大姐却悄悄跟我说：
“小赵啊， 我听说这个小田家境
蛮好的 ， 又是重点大学的高材
生， 她能安心待在工厂里？ 说不
准也像车工班那个大学生一样，
干一阵子就跳槽了。 你天天带她
上现场， 还给她出这么多题目，
她要是不耐烦呢？” 我一愣， 觉
得朱大姐讲得有道理。

过了几天， 田甜问我： “赵
姐 ， 你怎么不带我上现场了 ？”
我一时语塞 ， 过了会儿才说 ：

“我怕你累着。” 她爽朗地笑道：
“不累呀！ 那么多机器和管道跟
我在书本上学的不完全一样， 我
得尽快熟悉起来， 不然怎么上岗
工作呀！” 我挺感动的， 心想是
不是误解了她。

渐渐地， 我发现田甜一点都
不娇气， 每次上现场她都抢着背
工具箱和取样桶， 不管走多远路
也不叫累； 爬到高处或蹲到管道
下面开阀门 、 抄数据之类的活
儿， 她抢着干。 我们公认最讨厌
的活儿是筛水泥， 那筛子有一口
地锅那么大， 筛时需双臂伸直，
上下颠动， 不一会儿就肩酸手疼
了， 而且水泥粉尘到处乱飘， 糊
得满头满身都是， 和着汗液粘在
皮肤上很难受。 一袋水泥筛完，
白衣服就变成灰衣服了 。 刚开
始， 我以为田甜那么爱打扮的人
肯定不乐意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
儿， 就没跟她提。 我筛水泥时她
站在旁边看了几次， 主动跟我说
让她筛一下试试， 没想到她筛得
又快又好。 后来，不用班长操心，
她就提前把水泥筛好装到备用桶
里了。 班长高兴地说：“小田这姑
娘，干活又勤快又有眼色。”

取设备扇叶上的附着物也是
个 “难活儿”， 取样的人得戴着
厚重的帆布手套一点点刮扇叶，
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 脚都站得
生疼 。 扇叶周围温度高 、 噪音
大， 夏季更是酷热难当， 我们受
不了时还要抱怨几句， 田甜却从
未抱怨过。 看着纤瘦的她站在巨
大的扇页旁， 工作服被汗水浸透
了， 白皙的瓜子脸热得通红， 额
头缀满汗珠 ， 我不由得感叹 ：
“田甜， 真没想到你是个吃苦耐
劳的人。” 她抿着嘴一笑： “跟
师傅们比还差得远呢！”

我从现场回到班组就累得不
想动弹了， 田甜却像有使不完的
劲儿似的， 拖地、 抹桌子、 倒垃
圾、 烧开水……非得把屋子收拾
整洁才坐下来歇口气。 有她在，
我们班组总是窗明几净的。

漂亮、 勤快、 脾气好、 又姓
田， 久而久之， 大家就叫她 “田
螺姑娘” 啦！

□赵闻迪 文 / 图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我8岁上小学， 小学在本村
度过， 碍于教学条件的限制， 一
三年级一个教室， 二四年级一个
教室。 教我们的老师先给一个年
级讲完， 布置好作业， 然后再给
另一个年级讲。 这样很容易分散
精力， 互相影响， 可是， 在当时
也没有办法。

除了课堂的这种教学外，还
要参加生产队的一些劳动。 到了
种花生的季节， 我们帮助生产队
剥花生，那个年代穷，我们边剥花
生，边满足口欲，这样却引起了生
产队长外号“麻老虎”的注意，于
是他想出了一个“鬼主意”，先把
花生放在人尿中浸泡， 然后再让
我们剥， 在口欲被剥夺的情况之
下，我们愤愤不平，自然干起活来
也怠慢了许多， 有些把持不住的
仍然照吃不误。 那是以学为主兼
学别样的年代，没有几天一检测，
一月一大考，没有书山题海。劳动
和实践成了学生不可或缺的重要
课堂，因此，在小学阶段就学会了
很多的农活。

转眼到了初中的年龄， 离开
了村小， 去了另一个村的初中，
离家三里地， 都要回家吃饭。 第
一个学期刚开始 ， 我们没有教
室， 只好天当屋、 地当椅， 冬天

围着太阳转， 夏天围着树荫转。
后来， 大队七凑八帮盖起了几间
教室 ， 我们总算有了学习的着
落。 初中阶段的学习， 仍然边学
习边劳动， 割草、 拣粪、 帮生产
队干应急活是我们必修的功课。
印象最深的是上学路途中的艰
苦 ， 那时的夏天仿佛雨量特别
大 ， 隔三差五就要遇到阴雨天
气。 上学或者放学， 遇到这种天
气是最遭罪的， 三里地的路程，
全是羊肠小道的泥泞路， 为了保
护好父亲让修鞋匠用废车胎给我
做的凉鞋， 不至于拔掉鞋带， 我
只好手提凉鞋， 光着脚丫， 一步
步地艰难行走。 头顶上是雷雨交
加， 脚下咯得生疼发麻， 脚板被
硬物划破是经常的事， 到家已经
被淋了个落汤鸡。 冬天刺骨的寒
风把母亲给做的小棉袄吹透， 把
头上的棉帽掀翻。 现在想来， 虽
然艰苦了些， 但是锻炼了体格，
磨练了意志。

后来， 上了高中过上了住校
的生活， 三十多个人一个宿舍，
以水泥地面当床， 把家中捎来用
麦秸打的席子铺在上面， 寒冬腊
月， 宿舍的门像饥饿的嘴巴， 冷
风不分方向地往里钻。 我们瑟缩
在一床被子之下， 度过严冬。 一

周两次回家拿饭， 都是徒步走，
吃煎饼、 就咸菜、 喝清水， 那时
候， 没有人不招虱子的， 周日回
家 ， 先要用尽各种办法消灭虱
子。 就这样， 度过了两年的高中
生活。

现在， 学习条件和那个年代
无法相比， 教育逐步走向优质均
衡 ， 小班化 ， 上下学有专车接
送， 教室里有空调， 冬暖夏凉，
餐厅、 宿舍、 各种教学设备一应
俱全， 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带来
的教育变化， 带来的最大的民生
红利。

学堂追忆 □冯天军

““田田螺螺姑姑娘娘””


